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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人 文 知 齐 鲁

齐鲁晚报：您做过四十余年一
线教师，上过两千多节公开课。十
几年后，学生仍会把您当时课堂上
讲的话背出来给您听。您讲述过，
您把每节课的语言写下来，再逐一
修订成规范的书面语言，您把每节
课当成了艺术作品，这大概就是今
天所提倡的“工匠精神”了。一节好
的语文课应当是怎样的？

于漪：上课是教在了黑板上，
还是教在了学生身上？课要教到学
生身上、心中，成为他良好素质的
基因。一个孩子进学校读书，一天
八节课、十节课，课堂就是他生长
的地方，我的课的质量影响了他的
生命质量。你的课是简单的知识操
练，还是实现“三维目标”，让他学
会书怎么读、词句怎么推敲、经典
文章中的哪些价值取向开启了我
的思维，这个课是一体的、多功能
的。

课文《岳阳楼记》，“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些字
初中生都认识，但为什么这些文章
流传千古，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精神
和思想的结晶，培养了多少志士仁
人，所以要把这些教出来。语文课

有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和发展功
能，语言的发展就是思维的发展，
语言的混乱就是思维的混乱。可能
就几句话、几堂课，就会影响一个
孩子一辈子的价值取向。

所以我说，上课就是你全身心
地投入，用生命在歌唱。老师不是
旁观者，不是客观评论下文章就行
了，否则让电脑教好了，你是有情
有义的，你的思想、情感和对文字
热爱的程度是影响到孩子的。汉代
有个韩婴说，什么样的人可为人师
呢？“智如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
人师也。”所以，我一定讲求上课语
言，不是超市买东西的大白话，要
规范、优美、流畅，我的目标就是，
我教孩子们语言文字，我就是要
做他们的榜样。一堂好的课要让
学生学有兴趣、学有所得、学有所
求。我当时两堂连上，如果学生说：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我就很
开心。

齐鲁晚报：您反对语文老师的
模式化，提倡教师具有鲜明个性。
对于年轻老师而言，怎样才能找到
属于自己个性和特色的东西？

于漪：我们现在的教学太标准

化了，标准化的试题先把学生标准
化，又让教师标准化，但是教师应
该是一人一个样，必须有个性。对
青年教师来讲，要认识自己、树立
信心，要搞清楚有什么长处和不
足，教师也要把自己的优点长处不
断发扬，形成自己的特色，我从写
作入手、阅读入手都可以成为好老
师。

所以，我有两句话“胸中有数、
目中有人”，只模仿人家是不行的，
要不断地从实践中总结，好在哪
里，不足在哪里。所以，我说最重要
的是教师内心深处的自我觉醒。成
长是一辈子的事情，而教育是一个
生命展开的过程，永远面对未来。

就青年教师来讲，应当从文字
学开始，打一点底子、读一点书，同
样教字词，有文字学功底的教出来
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参加特级教师
评审，我发现，许多老师教育理论
一大套，但讲到语文本体知识却讲
不出个一二三，所以一定要充实本
体知识，专业化。如果没有这一点，
讲课就不能一语中的，会含糊，对
问题理解足够深刻才可以一语中
的。

齐鲁晚报：您作为新中国培养
出来的第一代语文教师，从1951年
起，就一直奋战在上海教育教学第
一线，教育生涯与新中国教育发展
历程同步。尤其在改革开放40年的
历程中，基础教育和语文教育发展
的每一个关键节点，都留下了您深
入探索与深刻思考的印记。请您介
绍下语文教育发展的40年历程。

于漪：我想有三个节点，第一是
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这让当时教师的教育生
命充分释放，大家精神振奋，迎接教
学改革的挑战，要教好学生。语文教
师从教材编写到教法改革风起云
涌，教育思想非常活跃，百花齐放，
有了教师的全国听课大交流。当时，
我在杨浦中学上课，天天有人来听
课，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我也
在尝试课堂教学改革，要打破教师
的一言堂，我总觉得上课不是教师
包办代替，一定是学生有积极性、主
动性才能学好，课堂教学是师生的
互动。

第二，1985年，高考出现了标准
化试题，第一次将标准化试题引入
语文考试，从此影响了我们很多年。
这是在用量化的办法对待人文学

科，考试又有巨大的力量，语文教学
完全被“知识点”左右，过去没有“知
识点”的说法，这样的考试形式下，

“一课一练”、“题海题库”就出来了，
我们的语文教学开始错把手段当目
标，古今中外，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
培养人。语文教学中，“人”被淡化
了，失去了整体性，被“碎尸万段”。
教学跟着考题走，怎么教“考纲”最
清楚。这个对语文的影响非常大，学
生和老师都跟着考题跑，对教师成
长影响也很大，不读书了。之前的语
文教学有完整的文本，学生和教师
是必须读书的。

考试至今仍是最公正的手段，
但不是目标，我不反对考试，但是
怎么考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
不能用外国的一把尺子来量全部
的中国教育。我当时经常说：“赚
的是家长的钱，害的是孩子们的
青春。”之前的学生高中毕业时，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都
看过的，许多学生是通宵读小说
的，茅盾、巴金的书初中就看过，
现在有几个学生读过《家》《春》

《秋》？
第三个节点就是新世纪的课

改，实际上是对应试语文的拯救，当

然现在还没有完全拯救好。顶顶核
心的问题是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
发展为本，这是回归到了教育的本
质，这是新课改了不起的地方。大家
重新审视语文学科性质的界定、多
功能的认可等，那个时候我第一次
提出了“语文素养”。之前的语文教
育碎片化了，谈不上文学、文化和审
美，成了乱七八糟的拼凑。新课改语
文教育提出了三个维度的目标：知
识和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
值观。

齐鲁晚报：新课改对语文老师
提出的要求应该是更高了吧？

于漪：如今的课标修改，提出了
“核心素养”，是在这一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了。但是我们又很容易把它
分解为一、二、三，我们教语文当然
是为了运用文字，但不要忘了，语言
是思维的外壳，没有文化积淀怎么
教得好？没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还叫中国语文吗？你说我汲取
的是人类优秀文化，但首先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首先要想
清楚语文是什么，要了解历史，有自
己的主心骨、教育判断力，不要随波
逐流。

>> 新课改是对应试语文的拯救

齐鲁晚报：您在上个世纪90年
代提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
语文学科(课程)的基本特征”，甚至
今天看来也颇具前瞻性。这样的认
识您是怎样获得的？

于漪：关于语文教育的性质一
直以来没有明确界定，工具性也是
不错的，这也是从国外来的讲法，
我没看到“经史子集”里提到语文
的工具性。从光绪二十九年(1904
年)，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百余年来
一直是“工具性”引领的，语文就是
实用，是为了会写东西，至今也没
有大的改变。

实用是对的，但不够。数学、英
语都是工具，但语文学科与其他学
科不一样，语文学科是直接指向人
的，数学研究数字，化学研究化学元
素，语言文字是从人的生活当中出
来的。语文曾被要求不能上成文学
课，小说只能叫记叙文，不能叫小
说，这是很荒唐的，做法上的乱象源
于认识上的乱象。

我大胆地说一句，语文学科其
实是很不成熟的，语文独立设科只
有一百年，但对于我们的千年积淀
没有很好地研究过。中国的语言文
字从文字到文章，究竟有什么规律？
我们的语文教育基本就是拼盘，语
言+语法+逻辑+哲学。其实作为成熟
的课程，应当对语言文字的历史传
承一清二楚。

王阳明讲过，我们中华优秀文
化是非常丰富的，可是有些人要拿
一个钵，像乞丐一般，到外面讨饭。
固然需要吸收人类优秀文化，但根
就在千年的积淀里。

语文的性质最概括的就是人
文性，人的思想情操、价值取向都
在里面。什么叫语文，简单地说，
就是“表情达意”，表和达是语言
文字使用，情和意是人文内涵。我
们现在的很多看法，是在用柳叶
刀解剖，明明是一个东西，没有办
法分离，但非要用柳叶刀分裂开
来，就像黑格尔讲的剥洋葱的故

事一样，你剥它的皮就是剥它的
肉。

我是一个老师，不可能先知先
觉，但我必须弄清楚语文是什么才
能教。

齐鲁晚报：当前，语文教育受
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有观点甚至说

“得语文者得天下”，“考一切都是
在考语文”，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观
点？

于漪：这种观点有点绝对化，
万事万物都有联系，都有自己的位
置。语文是重要的，因为母语陪伴
人的一生，母语教育是精神家园的
教育，一个人的家国情怀、态度情
感、语言文字的优美体验都在语文
里面。教育改革不要用广告语，踏
踏实实培养人，中国教育是培养中
国心的现代文明人，否则年轻老师
不知道怎么做了。所以我说，不要
提口号、贴标签，让学生正确运用
中国语言文字，具备文学素养，这
才是我们的目标。

>> 教师要具备内心的自我觉醒

>> 语文教育不能搞成拼盘

于
漪

语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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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学科相
比，语文教育向来承
载着更多的责难与
期待。盖因语文学习
没有标准答案，教学
也无一成不变的模
式可循，语文学习的
经历却对一个人的
精神高度、生命质量
影响巨大。8月20日，
基础教育领域首部
特级教师全集《于漪
全集》在上海举行首
发式，作者是89岁高
龄的语文教育家于
漪。本报记者近日专
访了从教六十余载、
写下400万字著作却
自称“草根”教师的
于漪老师。在她看
来，当今的新课改是
对语文学科的拯救，
语文是表达工具，更
联系着一个人的生
命质量。

□本报记者 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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